
今
年
的
二
月
，
可
真
是
溫
馨
、

多
情
又
浪
漫
的
月
份
。
送
龍
迎

蛇
，
春
節
打
開
歡
樂
序
幕
，
接

是
西
方
情
人
節
。
半
個
月
後
迎
來

傳
統
上
元
節
，
又
稱
中
國
情
人

節
。
有
情
人
可
真
夠
忙
，
花
錢
可
又
特

別
多
。
無
計
者
也
，
至
緊
要
開
心
囉
。

最
怕
緣
散
無
約
會
無
得
慶
祝
。
不
過
，

無
有
怕
，
時
尚
興
上
網
在
虛
擬
世
界
尋

找
虛
幻
不
實
的
情
人
，
慳
錢
慳
力
，
同

樣
好
玩
。
時
光
可
以
倒
流
，
在
那
五
彩

繽
紛
的
元
宵
節
，
在
花
燈
下
，
邊
猜
謎

語
，
邊
尋
夢
中
人
。
嘴
裡
呢
喃
﹁
眾
裡

尋
他
千
百
度
，
驀
然
回
首
，
那
人
卻
在

燈
火
闌
珊
處
﹂，
可
真
夠
詩
意
。
別
以

為
，
此
情
此
境
在
粵
語
戲
中
才
有
，
事

實
上
，
活
在
當
下
，
在
內
地
和
香
港
各

大
公
園
裡
，
都
有
鬧
元
宵
活
動
，
更
有

花
燈
節
，
熱
鬧
得
很
。
至
於
能
否
見
證

詞
人
辛
棄
疾
所
寫
﹁
眾
裡
尋
他
千
百

度
，
驀
然
回
首
，
那
人
卻
在
燈
火
闌
珊
處
﹂
那
麼

幸
運
，
遇
上
摯
愛
？
那
得
看
是
否
桃
花
成
功
開
運

了
。西

方
情
人
節
時
興
送
花
和
收
花
。
信
不
信
由

你
，
有
人
為
了
面
子
，
就
算
無
情
人
送
花
，
但
會

自
掏
腰
包
到
花
店
買
花
，
叫
花
店
送
到
寫
字
樓
自

己
收
。
今
年
年
花
已
貴
了
差
不
多
一
成
，
情
人
節

熱
門
花
朵
當
然
是
玫
瑰
花
。
一
年
一
度
就
算
再
貴

也
要
買
。
現
代
有
情
人
花
錢
不
計
較
，
終
歸
要
情

侶
和
自
己
都
開
心
，
過
一
個
有
面
子
又
享
受
的
情

人
節
，
該
有
多
好
呀
！
西
方
情
人
節
配
合
情
調
，

在
大
酒
店
高
貴
餐
廳
撐

腳
，
鋸
扒
，
開
瓶
靚
紅

酒
，
埋
單
五
千
元
有
找
，
不
算
貴
，
花
得
起
。
單

身
貴
族
有
私
家
豪
宅
，
在
家
來
個
燭
光
晚
餐
撐

腳
，
可
另
有
情
調
。
或
者
情
到
濃
時
，
不
計
較
來

個
甜
蜜
蜜
零
距
離
接
觸
，
更
浪
漫
。
不
少
留
學
生

在
留
學
時
期
學
懂
烹
飪
，
在
家
與
情
人
度
佳
節
，

大
可
天
天
慶
祝
哩
。
問
題
是
，
民
以
食
為
天
，
如

能
美
酒
佳
餚
招
待
情
侶
更
爽
！

識
飲
識
食
前
提
先
要
識
選
食
材
。
前
文
匯
報
副

刊
主
任
方
芳
最
近
出
版
一
本
名
為
︽
精
挑
細
選
南

北
貨
︾
新
書
，
介
紹
食
材
。
卻
原
來
她
有
隱
世
高

人—
—

南
北
行
大
少
作
顧
問
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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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財
有
勢
的
谷
歌
，
正
重
點
開
發
無
人
駕
駛
汽

車
技
術
。
根
據
︽
財
富
︾
雜
誌
記
者
的
試
坐
報

告
，
印
象
非
常
良
好
，
絲
毫
沒
有
不
安
全
的
感

覺
，
必
要
時
更
可
轉
為
人
手
駕
駛
，
多
一
重
保

障
。
其
實
谷
歌
挾
其
雄
厚
資
金
和
技
術
，
加
上

G
oogle

M
ap

優
勢
，
發
展
無
人
駕
駛
是
必
然
的
一
步
。

日
產
總
裁C

arlos
G
hosn

在
一
月
的
底
特
律
車
展
上
預

言
，
無
人
駕
駛
汽
車
可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推
出
市
場
。
而

最
近
的
拉
斯
維
加
斯
消
費
電
子
產
品
展
，
奧
迪
和
豐
田

都
展
出
了
無
人
駕
駛
汽
車
技
術
。
現
在
，
要
﹁
有
車
﹂，

得
過
兩
道
門
檻
。
除
非
有
司
機
，
不
然
一
般
人
都
要
先

考
車
牌
，
再
儲
錢
買
車
，
才
能
享
馳
騁
的
樂
趣
。
將
來

就
只
剩
下
儲
錢
買
車
這
一
關
了
。
私
家
車
就
會
像
手
機

一
樣
，
男
女
老
幼
可
以
擁
有
，
人
類
合
該
更
自
由
。

有
愛
車
如
命
的
朋
友
聽
了
，
不
高
興
。
他
視
駕
駛
為

人
生
樂
趣
，
不
用
駕
的
車
，
跟
吃
雲
吞
麵
不
放
雲
吞
一

樣
沒
勁
。
我
說
這
是
社
會
發
展
必
會
發
生
的
事
，
比
如

以
前
因
為
有
實
際
需
要
，
很
多
人
會
騎
馬
，
現
在
非
要

花
大
量
金
錢
才
可
以
學
會
騎
術
，
已
變
成
一
種
專
門
謀

生
技
能
甚
至
特
殊
玩
藝
。
又
比
如
我
們
媽
媽
那
一
輩
，

洗
衫
漿
衫
的
技
術
極
之
到
家
。
試
問
現
在
的
女
子
，
有

幾
個
懂
得
如
何
用
雙
手
、
洗
粉
和
洗
衫
板
洗
乾
淨
一
件

恤
衫
？
有
些
連
漿
衫
是
甚
麼
也
不
知
道
。
問
題
是
知
道

了
又
如
何
？
洗
衣
機
已
經
完
全
取
代
了
這
種
價
值
低
的

知
識
。

那
我
們
有
生
之
年
，
是
否
就
可
以
人
人
一
輛
無
人
駕
駛
汽
車

呢
？
當
然
也
不
一
定
。
先
不
說
政
商
兩
界
的
既
得
利
益
集
團
，
必

會
明
裡
暗
裡
百
般
阻
撓
之
外
，
有
好
多
全
新
的
難
題
也
要
解
決
，

比
如
意
外
責
任
問
題
。
據
一
月
廿
八
日
︽
華
爾
街
日
報
︾
提
到
，

美
國
很
多
州
份
都
在
醞
釀
為
無
人
駕
駛
汽
車
立
法
，
但
馬
上
遇
到

的
困
難
是
，
一
旦
撞
車
，
既
無
司
機
，
那
責
任
誰
負
？
是
車
主
？

乘
客
？
還
是
製
造
商
？
軟
件
開
發
公
司
？
如
果
車
主
是
發
燒
友
，

自
己
把
汽
車
改
過
，
那
又
怎
計
數
？
這
樣
看
來
，
傳
統
汽
車
的
好

處
，
就
是
有
個
真
身
握

盤
，
冤
有
頭
債
有
主
。

時
代
要
前
進
，
確
不
容
易
。

百
家
廊

蒲
繼
剛

無人駕駛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近
翻
侶
倫
的
︽
向
水
屋
筆

語
︾
，
他
說
一
九
一
九
年
的

﹁
五
四
﹂
新
文
化
運
動
，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甚
微
：

﹁
﹃
新
文
化
﹄
是
不
受
歡

迎
。
﹃
五
四
﹄
運
動
給
予
香
港
社

會
的
影
響
，
似
乎
只
有
﹃
抵
制
日

本
貨
﹄
的
概
念
，
﹃
文
學
革
命
﹄

這
一
面
的
意
義
，
卻
沒
有
能
夠
在

這
個
封
建
思
想
的
堅
強
堡
壘
裡
面

發
生
什
麼
作
用
。
那
時
候
，
頭
腦

頑
固
的
人
不
但
反
對
白
話
文
，
簡

直
也
否
定
白
話
文
是
中
國
正
統
文

字
。
﹂

﹁
頭
腦
頑
固
的
人
﹂
指
的
就
是

舊
派
文
人
。
香
港
的
舊
文
學
主
要

是
以
消
遣
、
趣
味
為
主
，
更
多
的

是
鴛
鴦
蝴
蝶
派
小
說
。
晚
清
時
的

王
韜
雖
為
香
港
文
學
的
﹁
鼻
祖
﹂，

雖
寫
了
不
少
擲
地
有
聲
的
政
論
文

章
，
但
他
本
人
卻
喜
﹁
側
豔
之
詞
﹂，
燈
紅
酒

綠
，
流
連
花
國
，
舉
凡
舊
派
文
人
的
陋
習
，

在
他
身
上
都
可
找
到
。
其
後
，
滬
上
的
鴛
鴦

蝴
蝶
派
如
徐
枕
亞
、
周
瘦
鵑
、
王
鈍
根
、
李

涵
秋
等
紛
紛
寄
稿
南
來
，
雄
踞
香
江
文
壇
，

加
上
國
粹
派
文
人
所
辦
的
雜
誌
如
︽
文
學
研

究
錄
︾
等
，
強
勢
出
擊
，
五
四
的
浪
潮
又
怎

會
湧
到
這
海
隅
之
地
？

︽
文
學
研
究
錄
︾
創
刊
於
一
九
二
一
年
，

極
力
反
新
文
學
。
其
實
，
在
此
之
前
已
有
一

九
○
七
年
一
月
創
刊
的
︽
小
說
世
界
︾，
和
同

年
年
底
創
刊
的
︽
新
小
說
叢
︾。
︽
小
說
世
界
︾

已
佚
失
，
︽
新
小
說
叢
︾
只
見
第
三
期
，
出

版
於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
八
︶
五
月
，

雖
然
有
邱
菽
園
比
較
近
白
話
的
︿
客
雲
廬
小

說
話
﹀，
和
推
介
美
國
作
家
歐
文
的
文
章
，
但

仍
屬
舊
派
雜
誌
。

另
如
刊
行
於
一
九
一
一
至
一
九
二
二
年
的

︽
妙
諦
小
說
︾，
和
一
九
二
一
年
的
︽
雙
聲
︾，

已
見
有
小
量
的
白
話
文
，
但
多
屬
﹁
放
腳
式
﹂

白
話
文
。
︽
雙
聲
︾
的
作
者
，
有
徐
枕
亞
、

周
瘦
鵑
、
徐
天
嘯
等
，
是
典
型
的
舊
派
文

人
；
香
港
的
黃
天
石
，
在
第
一
集
寫
了
篇

︿
碎
蕊
﹀
小
說
，
行
文
充
滿
﹁
放
腳
式
﹂
的
白

話
文
。
是
鴛
鴦
蝴
蝶
派
作
品
。

︽
小
說
星
期
刊
︾
創
辦
於
一
九
二
四
至
一

九
二
五
年
，
是
香
港
新
舊
文
學
交
替
時
的
期

刊
，
不
僅
有
文
言
，
有
白
話
的
文
章
，
文
類

已
有
新
詩
。
這
一
現
象
說
明
：

一
九
二
四
年
香
港
有
一
些
作
者

已
漸
醒
覺
，
白
話
文
是
勢
在
必

然
，
但
仍
撼
不
動
舊
文
藝
。
一

九
二
八
年
十
月
，
吳
灞
陵
在
一

篇
︽
香
港
的
文
藝
︾
中
說
：

﹁
現
在
，
香
港
的
書
報
上
的

文
藝
，
就
是
新
舊
混
合
的
，
純

粹
的
新
文
藝
，
既
找
不
到
讀

者
。
而
純
粹
的
舊
文
藝
，
又
何

獨
不
然
？
所
以
書
報
上
的
文
藝
，
就
馬
馬
虎

虎
的
混
過
去
，
很
少
打

鮮
明
旗
幟
的
！
﹂

一
九
二
九
年
九
月
，
新
文
藝
的
鼓
吹
者
已

率
吶
喊
，
作
出
戰
鬥
的
呼
聲
：
﹁
古
董
們
不

知
他
們
的
命
運
已
經
到
了
暮
日
窮
途
，
他
們

還
在
那
兒
擺

腐
朽
不
堪
的
架
子
，
他
們
誘

惑
了
群
眾
，
迷
醉
了
青
年
，
阻
礙
了
新
的
文

藝
的
發
展
。
﹂
但
舊
文
學
的
勢
力
，
直
到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
仍
有
一
定
的
根
基
，
且

看
：﹁

統
計
全
香
港
的
報
紙
共
有
十
餘
家
，
其

中
的
副
刊
除
了
少
之
又
少
的
幾
個
，
刊
載
新

文
藝
作
品
之
外
，
大
部
分
都
是
那
每
天
刊
幾

百
字
，
甚
至
幾
十
個
字
，
往
往
一
百
幾
十
期

還
未
刊
完
的
古
舊
作
品
。
新
文
學
要
想
從
其

間
不
必
說
佔
一
個
地
位
，
就
是
透
一
絲
氣
也

非
常
的
難
。
﹂

由
此
而
觀
，
香
港
文
學
新
舊
之
爭
，
在
上

世
紀
二
、
三
十
年
代
為
最
激
烈
。

文學的新舊之爭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林
青
霞
最
近
自
我
披
露
的
和
鄧

麗
君
雙
美
合
照
中
，
主
動
說
出
她

兩
人
有
一
段
情
如
姊
妹
的
銘
心
交

往
，
林
寫
道
﹁
我
們
二
人
同
聲
連

氣
到
我
任
何
男
朋
友
，
如
移
情
別

戀
愛
上
的
是
鄧
麗
君
，
我
都
絕
無
不
快
，
拱
手
相

讓
的
。
﹂

但
阿
杜
所
知
，
林
青
霞
有
過
兩
個
男
朋
友
和
鄧

有
過
些
關
連
，
分
別
是
﹁
雙
秦
﹂
秦
漢
和
秦
祥

林
。秦

漢
這
﹁
天
下
第
一
俊
生
﹂
乃
有
婦
之
夫
，
他

和
林
大
美
人
當
年
之
苦
戀
生
死
相
纏
不
可
開
交
，

雖
然
鄧
麗
君
一
而
再
公
開
說
過
她
單
戀
秦
漢
，
但

秦
漢
也
絕
不
可
能
分
身
去
愛
第
一
歌
后
。
秦
祥
林

則
是
追
麗
君
在
先
，
一
九
七
八
年
因
長
期
胃
炎
住

台
北
馬
偕
醫
院
，
長
期
用
長
途
電
話
與
鄧
談
情
，

後
來
散
掉
。
秦
祥
林
一
九
九
一
年
和
林
青
霞
公
開

訂
婚
，
在
時
間
排
序
上
，
反
而
是
鄧
麗
君
向
好
友

青
霞
讓
出
了
男
朋
友
。
所
以
二
人
之
間
沒
有
發
生

過
青
霞
所
寫
的
﹁
心
甘
讓
郎
﹂
之
事
，
但
第
一
美

人
和
第
一
歌
后
，
都
發
生
過
和
雙
秦
邂
逅
之
一
段

情
，
也
是
相
當
傳
奇
之
巧
合
。

鄧
麗
君
和
成
龍
的
一
段
交
往
，
因
為
兩
人
當
時

都
和
阿
杜
本
人
是
知
己
，
本
人
夾
纏
中
間
，
無
意

成
為
當
事
者
之
一
。
二
人
在
美
國
熱
戀
後
各
為
事

業
分
手
搏
殺
形
成
分
離
。
後
來
成
龍
一
度
心
思
思

想
和
鄧
復
合
，
二
人
返
回
台
港
之
後
，
成
龍
曾
主

動
求
和
求
愛
，
行
動
都
拉
了
阿
杜
在
一
起
︵
因
他

知
鄧
一
向
肯
向
阿
杜
說
真
心
話
︶。

記
得
有
一
次
成
龍
得
知
鄧
來
港
住
在
香
格
里

拉
，
買
了
一
紮
白
色
百
合
花
與
本
人
到
她
房
門

前
，
叩
見
認
錯
求
再
續
前
緣
︵
白
百
合
代
表
認
錯

求
和
︶，
鄧
麗
君
不
肯
開
門
，
成
龍
大
聲
說
﹁
我
只

好
把
花
放
在
你
門
口
了
﹂，
然
後
離
去
。
但
我
們
人

未
出
尖
東
我
便
發
覺
不
對
，
因
為
一
紮
白
花
擺
在

無
人
之
門
前
，
西
洋
習
俗
上
可
作
為
對
死
人
悼
念

的
獻
花
儀
式
，
本
人
心
想
﹁
悼
念
鄧
麗
君
？
﹂
真

是
大
吉
利
是
，
連
忙
再
到
酒
店
房
前
叫
麗
君
開
門

把
花
拿
去
。

後
果
然
歌
后
猝
死
異
鄉
，
不
幸
而
﹁
撞
中
﹂。
今

日
再
憶
之
，
深
覺
迷
信
之
事
就
往
往
如
此
﹁
好

唔
靈
醜

靈
﹂
呀
。

思　旋

思旋
天地

遊
玩
海
豐
的
第
一
個
景
點
，
就
是
彭
湃
故
居
。

李
前
輩
口
中
的
彭
湃
是
一
個
﹁
生
死
於
理
想
的
革
命

家
﹂。﹁

彭
湃
是
中
國
農
民
運
動
的
第
一
個
戰
士
。
﹂
瞿
秋

白
在
︽
紀
念
彭
湃
同
志
︾
一
文
中
這
樣
回
憶
。

彭
湃
出
身
大
地
主
家
庭
，
但
頗
受
母
親
窮
苦
農
家
身
世
背

景
的
影
響
。
十
歲
時
父
親
病
逝
，
一
九
一
七
年
彭
湃
前
往
日

本
留
學
，
就
讀
於
早
稻
田
大
學
政
治
經
濟
科
。
留
日
期
間
彭

湃
親
歷
了
日
本
發
生
的
大
米
風
潮
，
並
深
受
俄
國
發
生
的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月
革
命
、
中
國
發
生
的
五
四
運
動
及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的
重
大
事
件
的
影
響
。
曾
因
參
加
反
對
日
本
瓜
分

侵
略
中
國
的
集
會
遊
行
被
日
本
警
察
毆
傷
、
列
入
黑
名
單
。

最
終
他
由
一
個
基
督
徒
轉
變
為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者
。

彭
湃
故
居
坐
落
於
海
豐
縣
內
、
風
景
秀
麗
的
龍
津
河
東

面
，
彭
湃
就
在
這
裡
度
過
童
年
和
青
少
年
時
代
，
而
他
的
書

齋
﹁
得
趣
書
室
﹂
就
在
故
居
東
側
。

彭
湃
堅
信
中
國
農
民
佔
大
多
數
，
革
命
要
依
靠
大
多
數
，

他
在
︽
海
豐
農
民
運
動
︾
一
書
中
指
出
：
中
國
人
口
百
分
之

八
十
是
農
民
，
而
地
主
僅
佔
百
分
之
幾
，
卻
佔
有
耕
地
近

半
，
對
農
民
進
行
殘
酷
的
剝
削
，
因
而
農
民
起
來
革
命
是
必

然
的
，
他
們
是
革
命
的
最
大
力
量
。
中
國
革
命
若
得
不
到
農
民
參
加
，
斷

不
能
成
功
。

由
於
彭
湃
投
身
革
命
運
動
，
彭
家

的
家
財
、
家
產
和
故
居
，
都
為
革
命

作
出
貢
獻
。
革
命
之
初
，
為
了
喚
醒

民
眾
，
彭
湃
燒
掉
了
祖
上
留
下
的
地

契
，
毀
掉
了
農
民
欠
下
的
租
約
，
奉

獻
了
萬
貫
家
財
，
如
今
彭
湃
故
居
對

面
的
彭
湃
廣
場
，
就
是
為
紀
念
這
一

歷
史
創
舉
而
建
。

彭
湃
生
於
優
渥
之
家
，
而
後
又
與

這
個
大
家
庭
決
裂
。
三
十
三
歲
的
人

生
，
短
暫
卻
瑰
麗
，
他
用
他
的
一

生
，
踐
行

﹁
信
仰
﹂
兩
字
。

為信仰而革命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卅
年
前
，
港
台
為
拍D

J

宣
傳
海
報
，
借

用
了
傅
聲
甄
妮
︵Jenny

︶
西
貢
那
幢
佔
地

一
萬
多
呎
的
超
級
豪
華
別
墅
。
我
們
在
那

腰
形
泳
池
旁
邊
取
景
，
不
時
，
可
聽
到

Jen
n
y

在
室
內
高
聲
呼
叫
要
傅
聲
取
些
什

麼
、
做
些
什
麼
。
只
見
大
男
人
笑
臉
盈
盈
的
照

做
，
心
想
，
到
底

Jenny

前
生
做
了
些
什
麼
好

事
，
有
這
麼
好
的
丈
夫
。

好
景
不
常
，
八
三
年
七
月
傅
聲
撞
車
身
亡
，

甄
妮
悲
痛
欲
絕
，
為
免
鑽
牛
角
尖
，
她
想
到
要

為
自
己
生
個
孩
子
，
這
也
是
他
們
夫
妻
結
婚
多

年
的
夢
想
。
在
電
台
節
目
中
我
追
問
是
否
採
用

丈
夫
的
冷
凍
精
子
？
她
沒
有
直
接
回
答
，
只
說

自
己
向
來
做
事
都
甚
有
決
心
，
要
達
到
目
的
會

不
擇
手
段
。
實
在
，
冷
凍
精
子
技
術
早
在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已
有
，
而
且
精
子
可
存
活
廿
一

年
，
不
過
在
香
港
，
法
律
不
容
許
使
用
過
世
人

士
的
精
子
。

當
年
甄
妮
身
在
美
國
，
懷
孕
六
個
月
了
，
還

是
跑
跑
跳
跳
，
以
為
這
一
胎
像
之
前
四
次
一
樣

會
流
產
，
六
個
月
後
她
才
肯
定
自
己
真
的
可
以

做
媽
咪
。
第
一
時
間
推
掉
所
有
工
作
，
不
再
看

娛
樂
新
聞
，
專
心
養
胎
，
每
天
乖
乖
地
喝
牛
奶
吃
雞
蛋
，

學
家
居
佈
置
，
為
嬰
兒
房
間
貼
牆
紙
。
還
請
來
高
人
為
孩

子
擇
日
出
生
，
初
三
的
，
孝
順
卻
有
點
﹁
大
番
薯
﹂，
初
十

的
，
精
靈
貌
美
卻
﹁
反
骨
﹂，Jenny

當
然
選
了
前
者
。

母
女
相
依
為
命
，
乖
女
從
未
過
問
父
親
是
誰
，M

elody

認
真
地
回
答
：
﹁
這
是
禮
貌
問
題
，
她
一
直
把
門
關
上
，

我
不
能
一
手
推
開
它
，
我
不
想
為
了
問
一
個
不
打
緊
的
問

題
，
而
傷
害
到
媽
媽
的
情
感
。
我
也
幻
想
過
，
如
果
有
一

天
爸
爸
真
的
出
現
面
前
，
他
會
是
個
怎
樣
的
人
？
有
結
婚

有
孩
子
嗎
？
其
實
，
我
小
時
候
視
傅
聲
為
爸
爸
，
直
至
懂

事
才
明
白
他
死
後
四
年
我
才
出
生
，
怎
可
能
？
﹂
她
強
調

如
果
他
真
的
是
父
親
就
太
幸
運
了
，
因
為
甄
家
上
下
都
很

喜
歡
他
。
我
問Jen

n
y

為
何
不
讓
女
兒
開
心
，
將
真
相
告

知
？
她
照
樣
嘻
嘻
哈
哈
地
說
：
﹁
她
就
是
他
了
，
哈
。
﹂

不
論
怎
的
，
甄
妮
真
的
生
了
個
孝
順
女
，
今
趟
演
唱
會

更
由
女
兒
擔
任
監
製
和
操
刀
設
計
服
裝
。

演
唱
會
期
間
二
月
廿
日
正
是
甄
妮
六
十
壽
辰
，
人
生
甲

子
只
得
一
次
，
她
決
定
以
後
不
再
作
大
型
演
出
，
因
為
此

時
此
刻
，
要
比
賽
的
已
由
名
利
地
位
，
改
為
健
康
快
樂
與

長
壽
了
。

甄妮的乖女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濃情蜜意

朋友在雲南承包工程，邀請我到那裡去玩。彩
雲之南，那是個神奇而美麗的地方，讓人有太多
的幻想與期待，大理的風花雪月；麗江的神奇秀
美；版納的熱帶風光；香格里拉的夢幻仙境⋯⋯
每一處都令人心馳神往。
於是，在前不久，我放下了手中的諸多事情，

來到了七彩雲南。
經過30多個小時火車的顛簸，襄陽——昆明的

火車在第三天早晨4點50分抵達了昆明。天還是黑
黑的，朋友開 車，在出站口接了我。早晨7點多
鐘，天才慢慢亮了。在我們襄陽那裡的冬季，有
太多的陰霾和霧，籠罩 天地，讓人沮喪、壓
抑。而在雲南，冬季裡的太陽也像是沒有塵埃的
阻擋，早晨7點多鐘，太陽就這樣直射下來，只覺
得天是那樣的藍，樹是那樣的綠，陽光是那樣的
燦爛，太陽光照耀在飄飛的白雲上，在白雲的邊
緣幻化出七彩斑斕，我想，這就是對七彩雲南最
好的詮釋吧。
朋友在旅行社交了錢，並陪我一起先去大理、

麗江旅遊。
天依然這樣藍；雲依然這樣白；粉紅、淡白、

紫紅的櫻花依然就在這三九寒天裡怒放，雲南特
有的風景真是讓人美不勝收，目不暇接。可我們
坐上旅遊大巴，急匆匆的，就像在趕什麼任務似
的。頭天晚上7點多鐘，到晚上12點多鐘，5個多
小時的車程，才到達大理，近凌晨1點鐘睡覺，第
二天早晨6點鐘就起床，趕往大理古城。這就是現

代中國似的旅遊，真是太累太辛苦太乏味太匆忙
了。有一句關於現在旅遊的順口溜是怎麼說的：
「上車睡覺，下車撒尿，景點照相，來此一趟。」
也許是我沒有太多的錢，也許是我沒有太多的時
間，我只能選擇這種旅遊方式，但這種旅遊方式
如同沒有旅遊一樣，它只是在匆匆忙忙趕路⋯⋯
蒼山依然雄偉，洱海依然美麗，大理古城依然

秀美而寧靜。從蒼山流下來的清澈見底的流水在
古城大理緩緩流淌，冬日裡雲南特有的明媚陽光
灑在大理古城的街道上，人們閒適而安詳。大理
古城太美了，可我們卻走得急匆匆的，一個多小
時的吃飯、逛街；照相、撒尿，真是走馬觀花。
而這「花」卻觀得如此匆忙、浮躁、淺薄，我連
坐下來在小溪邊喝杯茶，享受一下明媚的冬陽，
欣賞一下燦爛的櫻花的時間都沒有，導遊就催
趕往下一站。大理的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
洱海月，哪一樣不是美麗動人？現在，好不容易
來到這裡，才剛剛相識，卻要與它匆匆作別。
上關是一片開闊的草原，鮮花鋪地，奼紫嫣

紅，素有「上關花」之稱；而下關則是一個山
口，清風徐來，舒爽愜意，人稱「下關風」；雄
偉壯麗的蒼山橫亙在大理境內，洱海旁邊，山頂
白雪皚皚，銀妝素裹，人稱「蒼山雪」；而洱海
則是風光秀美，碧波蕩漾，每到月夜，水色如
天，月光似水，人稱「洱海月」。這就是大理著名
的「風花雪月」，絕代風景。而我們卻匆忙地與這
「風花雪月」作別，匆忙而來，匆忙而去，可能有

的旅遊者連大理的「風花雪月」都不知道是什麼
意思，就這樣以為自己來過美麗的大理了，因為
有照片為證，證明自己「到此一遊」。而等我們有
了錢，也有了時間，還用這種方式去旅遊嗎？其
實我覺得，不是時間與金錢的問題，而是浮躁與
急功近利的時代，已經讓我們沒有能力走進「風
花雪月」的故事，更沒有能力去理解「風花雪月」
的意義⋯⋯
又坐上了旅遊車，匆匆忙忙趕往下一站。可我

的思緒卻飄得很遠。我想起了中國古代的顧炎
武、徐霞客；外國的安徒生。雖然那時交通不發
達，但他們卻有旅遊的心情與心境。顧炎武反清
復明失敗後，便一筐書籍，一匹瘦馬，仗劍天
涯，寫出《日知錄》、《肇域志》、《音學五書》、
《亭林詩文集》等書籍。還有安徒生，當他創作靈
感遲鈍了，枯竭了，他便坐上馬車，讓馬車帶
他，隨意遊向各地，讓美麗的大自然帶給他靈感
和童話。他們十天半月才可能遊玩一個地方，真
正是用雙腳去旅遊，用心靈去感受。當然，他們
是偉人、名人，可以讓心靈與大自然真誠地對

話，讓身心在大自然中徹底放鬆，帶給他們無盡
的靈感與精神力量。我們這些普通人在旅遊中，
雖然不可能像他們一樣產生如此偉大的靈感與創
作源泉，但我們依然能從中認識到大自然的美
麗，從而讓我們產生人生的勇氣，感知生命的美
好，更加熱愛生命，熱愛生活。
其實，旅遊本來是讓人快樂、放鬆的事情，而

現在我們許多人把旅遊當成了任務，當做了一種
目的。因為社會的浮躁與急功近利，讓我們馬上
就想看到結果，從而忽視了旅遊的過程。整個社
會都在急功近利，我們已經無法停下來慢慢欣賞
大自然的風景，人生的風景，我們只是急切地奔
向那個自以為很神聖，很美好，很幸福的目標。
其實，那個目標卻那樣虛無縹緲，我們已經沒有
能力去領略人生過程中的風景，走進那些風景，
所以，我們總是走得那樣急匆匆的。
放慢我們的腳步吧，不用那樣急匆匆的，因為

我們今天的生活太匆忙了。讓我們真正去欣賞大
自然的美景，品位人生的風景，懂得生命的意
義，讓生命走得穩健而美麗。

路上的風景

■「蒼山雪」。 網上圖片 ■「洱海月」。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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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雙秦和大吉利是


